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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兴庆，中学教师，诗人，在《中国
德育》《诗江南》《安庆日报》等发表论
文、诗文近百篇，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
育、诗歌、随笔年度选本。曾获安徽省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

􀳁世情􀳁草木春秋

一个微暖的春日，我在课堂上讲《关
雎》。

这是一首爱情诗，诗中的主人公爱上
了“窈窕淑女”，于是“寤寐思服”“辗转
反侧”。学生听懂了，教室里响起微微的笑
声，有几个学生不约而同地望向同一个方
向，我顺着看过去，一个女生正低头看书。

风过校园，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学
生也不时窃窃私语。我说，你们讨论什么
呢，可以说一下吗？过了一会，一个学生
站起来，提了个问题：《诗经》中为什么要
有爱情诗呢？

这可能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但
不失为一个误打误撞的好问题。

确实，《诗经》绝非流行歌曲集，而是
古代贵族子弟的教材，为什么会放进爱情
诗，并且作为开篇呢？这其中有古人的智
慧，有他们对生命、对教育的理解。《关
雎》的爱情是具有教育性的；从“君子好
逑”到“寤寐求之”，再到“琴瑟友之”

“钟鼓乐之”，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一见
钟情，到被烈火般的爱情折磨，再到最后
用典雅的音乐来取悦爱人，是一个“发乎
情止于礼”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炽热的爱
转化为美善人格的过程。

而且，细品“琴瑟友之”的“友”
字，还带着点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

古人读 《关雎》 和我们现在读 《关
雎》是不同的。我们是作为古代文学作品
来学，学文言，学手法，但古人学 《关
雎》，文字、手法在其次，重要的是学习那
种既热切又婉转的情感表达，以及将浓烈
的爱转化为美好人格的精神修炼。简而言
之，就是学习“爱”，学习怎么去爱。爱是
一种巨大的力量，但不能任意流淌，而要
进行引导。《诗经》作为古代贵族教育的教
材之一，承担着教化当时的年轻人树立正
确的爱情婚姻观的任务。

或许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学生们叽叽
喳喳的声音更大了。

下课后，我下楼经过篮球场，几个男
生在练习投篮，额头微沁汗水，阳光下闪
耀。一个声音在后面轻轻响起：老师，我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爱情呢？我回头发
现，是那个在课堂上低头看书的女生。

我之前听其他老师说过，她似乎在
“谈恋爱”，老师、家长都在以直接或旁敲
侧击的方式提醒她。我上课的那些话，只是
对《关雎》的解读，但对她而言，或许有着更
多的触动。这或许就是古人将《关雎》作为
教材的原因——爱是需要教育的，教育中也
不能缺乏爱的教育。今天的教育回避爱情，
人们认为这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关
雎》 则告诉我们，古代并不缺乏爱情教
育，还把爱作为人格教育的力量。

爱是生命中的大事，自然也是教育中
的大事。今天的教育回避这个话题，是缺
乏教育智慧的表现。最关注爱情教育的教
育家是苏霍姆林斯基，他认为“谈论爱情
就是在谈论最神圣的教育”，“教学生怎样
对待爱情，这是教育工作最细腻的一面”。
他把爱情的教育看作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重
要部分，既是因为“婚姻生活是巨大得无
与伦比的创作……孩子们需要精神准备”，
应该设立一门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课
程，让学生在情感萌发之时就开始学习什
么是爱，怎样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是
因为爱情是可以激发人向上的生命力量，

“高尚、纯真的爱情以及自我批评精神，能
使一个人执着追求道德理想。”

什么是爱？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也曾
问过他。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先后写了六封
信给他的女儿：爱不仅是“两情相悦”，更
是美好的责任，年轻人要“为机智而勇敢
的爱情创造精神的力量”。他反对把爱情教
育简单理解为性教育，因为精神生活才是
爱的源泉。如果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使
学生聪明的学校”成为现实，如果学生在
生命勃发时候就遇到智慧的教育，他们会
找到认识爱的起点，并且在未来的旅途
上，一步步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爱的教育
日头滑到蓝色天幕正南，像一块早已烧

透、眼看就要化成一汪水的铁饼。梭形的小
村庄一下子安静下来，如同蒸笼中一只蒸得
半熟的菜包子。街上不见人，人们都躲在家
里，烧水，吃饭，歪在炕上睡觉，坐在树下打
盹。也有的，小声地拌嘴，白着眼怄气。有的
烟囱，慢条斯理地冒着淡淡的烟，让人觉得，
这是他们全家长长的呼吸。

榆树树干下面，聚集着密密麻麻的黄色
蠕虫，忙碌地吸吮着树的汁液。等它们吸食
了足够的营养，就长出翅膀，飞到树上咬噬树
叶。这榆树真是好脾气，如果换成我，肯定会
疼得哇哇乱叫，一脚把它们踩个稀巴烂。过
于和善成就了贪婪。蚂蚁沿着墙根，盲目地
奔走。没有花朵，没有蝴蝶。蜻蜓很多，倏地
一下，迎面来一只，倏地一下，又来一只，没有
半丝响声。蝉不识时务，歇斯底里个没完。

麻雀们不知藏到了哪里，燕子们早早地
躲进窝里。花狗趴在门道里发困，耷拉着血

红的舌头。它不再上蹿下跳，活命更要紧。
三只羊站在北墙下的阴影里，还有一只干脆
卧在地上，目光呆滞而茫然，全无一丝忧
虑。黄牛在树下反刍，若有所思，有一刻，
它或许想到了自己的归宿。猪在臭烘烘的圈
里哼哼叽叽，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它知道
它的时间不能跟牛比，再不抓紧，很快就没有
表达的机会。

两个人，在墙根下窄窄的阴影里，脸对脸
蹲着。一个掏出两支勤俭牌的香烟，另一个
掏出火柴，先给对方点，再自己点上。他们都
是麦粒色的脸庞，胡萝卜似的手指，铁丝一样
的头发和胡子。他们一个光着膀子，一个敞
着怀，用手指在地上不停地画，画一摊无章可
循的线。最后，他们画了一个方格子，一个顺
手拿起四块小石子，一个捡起四颗羊粪蛋，于
是，有了棋盘棋子，有了进与退、攻与守、生与
死的厮杀。几只黄蜂在他们头顶盘旋，带着
尾部一根毒针。它们的巢穴就在两人头顶的

屋檐下。人和黄蜂各玩各的，互不干扰。
一帮十来岁的小子，抬着一架梯子，满村

里跑。梯子是根叔家的。全村里，只有根叔
家里有这样高的梯子。这帮小子，见根叔家
的大门开着，蹑手蹑脚地进去，进到一个夹道
里，悄无声息地抬起梯子就走。小子们早已
轻车熟路。他们从一条胡同钻入另一条胡
同，从一家屋后蹿到另一家屋后，脚下像踩块
海绵，没有一丝声响。小子们几乎不说话，一
切全靠眼神和手势。他们来到一家屋后，小
心翼翼竖起梯子，两个小子一边一个扶着，一
个踩着上去，把手探进屋檐下的窟窿。一只
老麻雀腾地飞出来。梯子上的小子咧开嘴，
露出两颗大板牙。很快，他手里托出一窝小
麻雀，嘴角都是黄黄的。

风不时就来窥探一下。它就像一个小
偷，悄悄拐过墙角，看准了时机，倏地一个俯
冲，抄起地上的草屑和尘土，快速地离开。它
有点紧张和心虚。不过，它更像一个忠实的
信息员，带来了一些庄稼的气息。带有浓浓
麦子味道的麦秸的气息，带有浓浓玉米味道
的玉米稞子的气息。还有牛粪和青草的气
息。赤日炎炎的中午，庄稼们老老实实待在
庄稼地里，庄稼人本本分分待在村庄里。风
把庄稼的气味和庄稼人的气味，搅拌成村庄
的味道，让沉寂的晌午，分外撩人。

歇 晌
杨立宇

1038年，刚刚建立的西夏为稳固政权，对
北宋发动了多次战争，屡遭败绩的北宋为防
止这个小弟日益强大，开始在经济贸易中频
施阴招，其中关键的打压手段便是加征关税。

《宋会要辑稿》记载：夏商入秦州，每千钱
抽三百，谓之“防夏钱”。即对西夏的商品征
收 30%的关税。而同时期北宋对回鹘只收
10%的关税，这30%显然是对西夏的“特殊照
顾”。防夏钱一收，西夏的战马、毛皮等主要
出口商品顿时优势不存。而对西夏必须买的
粮食、茶叶、布匹等商品，北宋则加价出口，一
反一正下，他们占尽了大便宜。

西夏盛产青盐，“味甘价贱”，极受北宋民
众欢迎，这也是西夏挣宋朝“外汇”的拳头商
品。对此，北宋实施定向打击：给予关税豁
免，然后拼命压价，将盐价缩至原价的三分之
一。不仅如此，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西

夏青盐运到榷场（双方专门的贸易口岸）后，
宋朝官吏往往会故意刁难，“十车只收三车”，
卖不掉的，盐商只能以白菜价忍痛贱卖，因
此，西夏一次次当了冤大头。

此外，北宋还限制硬通货，发动了货币
战。当时北宋的铜钱质量很好，在多个国家
通用，如果大量铜钱外流，不仅易造成物价浮
动，甚至动摇国本。所以，北宋严禁商人携带
铜钱出关，违者轻则流放，重则处斩。离境的
西夏商人只能买下昂贵的北宋商品，因此损
失惨重。

面对贸易上的围追堵截，西夏当然不肯
坐以待毙。面对关税讹诈和出口受限，他们
绕开和北宋的正面对峙，多方开辟新的贸易
通道：把青盐卖给漠北的鞑靼部落；通过回
鹘、于阗商人买“二手”的宋朝茶叶；待黄河结
冰时越过边境进行走私交易，还出动军队为

商人护航。此外，他们还暗中贿赂宋朝边将
买回必需品，庆历年间，一位叫刘沪的守将受
贿后，仅每年向西夏走私的茶饼就达数千个。

鉴于自身产业较单一、技术落后的现状，
西夏人积极寻找技术突破：重金引进中原的
冶炼师，发明了冷锻法，使铁器硬度大大提
高，解决了对中原铁器的依赖。他们还学习
农耕技术，在河套地区推广稻麦种植，弥补了
粮食生产的不足。针对北宋对茶叶等部分商
品的垄断，他们引导民众研究替代产品，结果
一大批用刺玫瑰、枸杞叶、枸杞子制成的新型
茶应运而生，且口味独特，营养丰富。

为了打破北宋的铜钱霸权，西夏人开始
打造自主的金融体系：天盛年间，通过提高冶
炼技术，发行了著名的天盛通宝铁钱并广泛
流通，他们强制与宋钱1：1兑换，因此获利颇
丰。因为自己国小势弱，西夏便积极构建反
宋贸易联盟，尽力促成和辽、吐蕃、回鹘等地
的多方面合作，他们还利用回鹘人当中间商，
广泛套取北宋的关税差价……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北宋打造的贸易壁
垒漏洞百出，形同虚设。一个内陆小国，因此
在宋、辽、金、蒙等群狼环伺下，顽强地屹立了
三百多年。

西夏打赢关税战
刘志杰

很久之前，我家住平房时，父亲在院子里
种了两棵树，一棵是栀子树，另一棵便是石
榴。这两棵树虽不大，却年年开花，不期而
遇。栀子花香味浓郁，满院飘香；而石榴花，
我从未闻到过它的香味，母亲却总说我不懂
欣赏，让我多看看书。母亲更喜欢栀子花，常
将鸡粪埋在两棵树底下，栀子花因此长得格
外茂盛，绿得冒油，花香四溢。每到春天，母
亲和两个妹妹就会忙着采摘栀子花，不仅自
己欣赏，还会送给亲朋好友。

石榴树每年立夏时节便开满宛如小喇叭
一样的花朵，红红火火满枝头。随后会长出
不大的石榴果，也就一枚鸡蛋大小。我和弟
弟总会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个尝尝味道，却一
嘴的青涩，让人忍不住吐了出来。父亲告诉
我们，这种石榴是观赏的，只有嫁接后长出来
的果子才好吃。他答应我们，等忙完了就来
嫁接。然而，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却将我家
的院子化为废墟，那两棵树也被淹死了。

不久前，我去了趟西安，在华清宫院里，

我第一次见到了千年的古石榴树。据说这里
有两棵千年以上的石榴树，一棵是杨贵妃手
植，另一棵说法不一，有说是汉武帝种植。那
棵千岁石榴古树，高4.5米，冠幅7米，树龄已
达1212年，为特级保护古树。它长在园内荷花
池南边，外侧有一圈石质围栏，树身通体疙
瘩，老态龙钟，枝干曲曲折折布满青苔，与一
池碧水相映成趣。导游介绍，石榴树夏天更
美，蜻蜓、彩蝶伴着盛开的荷花，美不胜收。
我见到这棵老树时，正值榴花朵朵绽开，风过
花丛，红花摇曳，宛若火焰一般。

石榴，别名安石榴，产自古安息国，是
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它的花两性，红
色，为观赏树种，果实可食。晋代张华的
《博物志》中就有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
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可见石榴在
我国栽培历史之久远。

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大街小巷也种
植了不少石榴树。多年前我移居新址后，在
我家朝南的阳台下也种植了两棵石榴幼苗。

虽然每年悉心呵护，但十多年过去了，它们
也没高过我的肩膀，瘦弱的身子仿佛缺少养
分。我请园林专家会诊过，他说这块地曾是
建筑垃圾，土壤不好，所以树长不好。尽管
如此，我还是每年都会适时地给它们松土、
施肥、浇水，它们也不负所望，每年都会如期
开花结果，虽然个头不大。

四年前，小区升级改造，工人们将我种
的两棵生长不佳的石榴树移到别处，换了一
棵高大的石榴树。我曾担心它能否栽活，但
工人们胸有成竹地说：“包活。”秋去春来，我
惊喜地发现光秃秃的石榴树枝上吐出了新
芽，第二年还挂了石榴果子。正如王安石《咏
石榴花》中所写：“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
不须多。”石榴花虽不张扬，却以其独特的魅
力让人难以忘怀。

今年可能是少雨的原因，石榴花开得不
仅比往年多，且尤其的红，宛如一张张涂了
口红的小嘴巴。又见榴花红，心中难免涌起
无限感慨。阳台前的这棵石榴树虽然陪我才
四年，我们却似乎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它的
成长与变迁，承载了我对过往的深深思念。
它每年一次的花开，都仿佛是对过往岁月的
温柔回望。

我想好了，再过一段时间，等它的果子
熟透了，我会摘下一颗，找回少年时代的青
涩味。

又见榴花红
彭传清

鲍大六十岁了，还当村支书，额角隐匿的
疤痕，随发际线不断攀升，清亮地汪在额
前。村民说他真像包公，只有鲍三头摇得像
拨浪鼓。

鲍三的妻子肾衰两年，寻不到肾源，只能
透析。血透一次四百，每周两次，存款早花
完，只好按医嘱在家里搞水透。鲍三见天第一
件事就是把妻子透出的废水倒入厕所，出身臭
汗，唉声叹气。

这天，鲍三听说支书执意把他从上报贫困户
的名册里划掉，改报李老六家，他惊掉下巴，把正
吃着早饭的碗摔得粉碎。他和支书屋檐相搭，支
书的老婆一定听见。听见还不行，我要让村民都
看见，让支书丢脸。他忽然想到一招，找出手锤，
錾子。对，就用錾子，把那个“东西”灭了。錾子
在他手里闪出寒光，他嘿嘿冷笑一阵，鲍支书这
时一定在陵园，他承包了那里的除杂劳务，清明
节前都不得闲。

鲍三背着锤子錾子一步快过一步，心里鼓点
一声响过一声。他知道，一锤子，一錾子，他和支
书今生就此分道扬镳。有人说，鲍支书不错，是
好人。和顺雨具公司老总，是支书战友，他软磨
硬泡让战友来村办分公司，村中闲余劳力都可务
工拿钱。鲍三想在和顺干管理，支书拒绝：“企业
有规矩，不能开这头。”

“王五的憨子儿都行，我就不行？”
“他较真，管仓库，耐得住，你行？”鲍三不说

话了，较真得罪人他怕是做不到——鲍三在和顺
没拿到一分钱，不认可支书的做派，第一回和支
书闹了红脸。

鲍三背着锤子錾子一步快过一步，心里鼓
点一声响过一声。五年前，村里要招三十五岁
以内的扶贫统计员，鲍三想，他三十四岁，初
中毕业，年龄合适，这差事非他莫属。这回他
没直说，求了支书老婆，支书老婆经常让他帮
这干那。偏偏支书老婆的枕头风没起作用，支
书聘了张七毛，气得他三个月不理支书老婆的
呼唤，那次他还瓮声瓮气地答：“邀我吃饭，不
就是想剥削我劳力吗？”支书老婆灰溜溜回屋，
鲍三心里的喜鹊叫一声响。

鲍三背着锤子錾子一步快过一步，心里鼓点
一声响过一声。组里推选自己为贫困户，支书凭
啥不许？贫困户申报成功，老婆透析就有保障。
现在，支书卡了名单，是学“包公铡包勉”，大义灭
亲呀？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我灭掉那“东西”！西
山的烈士陵园，此刻正朦胧在斜飘的毛毛雨中。
远远听到割灌机在“呜呜呜呜”响，他知道是支书
在忙着挣钱，确切地说是以权谋私。呜呜声在轰
鸣，他怒气在升腾，恨不得一锤一錾立刻灭了那
个“东西”。拐过山坳，就能见到，他的锤子錾子
就会替他说话。

呜呜声停。老村主任驼着背跺着脚出现在
眼前，着急忙慌说：“三儿，你来得巧，你哥又
犯病了。”

“他犯他的，关我鸟事！”
“你——”老村主任抹把汗，脖子粗了一寸。
“王憨儿哪去了？”
“他——管仓库哇！”
“张七毛也不在？”
“开会去了。”
“李老六呢？”
老村主任终于听出了点意思：“李老六，按说

条件比你好，可最近他查出了肺癌，住院还没回，
说活不了多久。你怨张七毛抢了你饭碗？他电
脑耍得滴溜转，你只会玩游戏，没错吧！”老村主
任抹了抹额上的雨水，脖子又粗了一分。

鲍三阴着脸：“靠死人挣钱，总没假吧？”
“好你个鲍三，这也恼？告诉你，党员议事、

村民代表大会的开销都指望它。”看鲍三木头般
杵着，老村主任在他肩头猛扇一下：“算你狠，老
鲍托许多战友替你老婆打听肾源，你还这个样
子？他怎会有你这个兄弟？”

老村主任朝细雨里唾一口，颠颠地找人
去了。

鲍三背包滑落地上，锤子錾子发出咔吧
脆响。

父亲的坟茔在烈士陵园，鲍三原来想用锤子
錾子，把父亲墓碑上哥哥的名字灭了，让清明来
扫墓的村民都看到，出出哥哥的洋相，让他做一
回“名副其实”的包公。

此刻，鲍三看见哥哥怏怏地倚在香樟树
上，双眼紧闭，额上的疤宛如杏仁更显油亮。
那是1970年代学校搞勤工俭学，哥哥是劳动委
员，校领导安排他挖茶山，正挖得起劲，一颗
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哥哥推开了身边的同
学，自己被砸倒在血泊里——鲍三那时还未出
生，听父亲说的。

鲍三捋捋布满烟雨的脸，打个激灵，刹那
清醒。鲍三背起鲍支书，觉得他清癯的身子像
只古董。

奔跑在鲍村湿润宽阔的路上，鲍三从里到外
都透着汗……

大义灭亲
董本良


